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补 与 伐

肝脏的生理特点概言之为
�

体阴而用阳
。

以血为

体
，
以气为用

。

肝为将军之官
，

其性刚强
，
故肝脏气

机不和
，
常常横逆而影响它脏

，

脾胃首当其冲
。

对于

肝气过盛克伤脾土之证
，

常着眼于肝气横逆一面
，

于

是
“
平肝之议出焉

。
至平肝之犹不足制其横患

，

而伐肝

之议又出焉
” 。

甚至认为平肝即所以扶脾
，

或提出治肝

之法当以散为补
。

张氏认为
� “
肝木于时应春

，

为气化

发生之始
，
若植物有萌茅

，

而竟若斯平之伐之
，
其萌

芽有不挫折毁伤者乎�”
即使散者能遂畅其升发条达之

性
，
然亦有伤气耗血

，

暗伤肾水以损肝木之根的弊端
。

因此
，
反对片面强调攻伐肝脏

，

提出平肝
、

散肝
、

伐

肝之法或可暂用而不可长用
，

其治本之法当遵
《
内经

》

“
厥阴不治

，

求之阳明
” ，
和

《
金匠

》 “
见肝之病

，

知肝

传脾
，
当先实脾

”
的原则

，

不应囿于攻伐肝脏之一隅
，

应当
“
培养中宫

，
俘中宫气化敦厚

，
以听肝木 自理

” 。

肝木过盛可以克伤脾土
，
而致运化失司

�
肝木过

弱亦不能疏通脾土
，
也可出现食呆

、

暖嗯
、

胀满
、

呕

恶
、

泄泻等证
。

此则更不可将补肝与伐肝混淆而误施

攻伐
。

对此
，

张氏提出补肝气一法
。 “
肝气

” ，
一般仅

作病理名词
，
张氏又将其作生理概念使用

，
并有时与

肝阳互称
。

这一观点
，
秦伯未先生很赞同

� “

如果把肝

气和肝阳作为病理名词
，
都从病理方面去研究而忽视

了生理方面的主要作用
，

并在肝虚证上只重视血虚而

不考虑气虚
，
显然是不全面的

。 ”
�《 谦斋医学讲稿

》
��

页
，

上海科技出版社
， �����张氏补肝气以黄茂为冠

，

谓
� “
愚自临证以来

，
几遇肝气虚弱不能条达

，
用一切

补肝之药皆不效
，
重用黄茂为主

，
而少佐以理气之品

，

服之复杯即见效验
。 ”
故对于饮食不能消化

，
服健脾暖

胃之药百剂不效之证
， “
诊其左关太弱

，

知系肝阳 不

振
，
投以黄蔑一两

，
桂枝三钱

，

数剂而愈
。

又治黄疽
，

诊其左关特弱
，

重用黄茂煎汤
，
送服金厌黄疽门硝石

矾石散而愈
。 ”

倘若补肝之法仅仅局限于养血滋阴
，

不

但对于肝气虚
、

肝阳虚等证治不中家
，

即使对于肝脏

阴血亏损之证
�

也有
“
润药屡用

，

实与脾胃有碍
”

的弊

端
。
故张氏补肝气一法

，
确使补肝之治别开生面

。

结 语

肝以五行分类属木
，

其母为水
，

其子为火
，

故肝

介于水火之间
，
肝以血为体

，
以气为用

，
是一个矛后

的统一体
。

这一生理特性决定了它的病理特点
，

也决

定了它的治疗特点
。 《
内经

》
对肝的治则有三

� “
肝欲

酸
” � “

肝苦急
，

急食甘以缓之
” � “

肝欲 散
，

急食辛以

散之
，
用辛补之

，
酸泻之

” 。

既说
“
肝欲酸

” ，

又言
“

酸

泻之
” ，
既说

“
以辛散之

” ，

又云
“
用辛补之

” 。

其关键乃

示人抓住肝脏的生理特性
，

有利干肝脏本能的即是补
，

不利于肝脏本能的便是泻
。
张锡纯正是从肝脏的生理

特性出发
，

高屋建领
，
在整体观的指导下

，

从升与降
、

疏与敛
、

补与伐三对矛盾入手
，
创立了一些颇具新意

的治法
，

深寓哲理
，

尤有效验
，
这不仅对治肝之法是

一发展
，
于其它证治亦足资借鉴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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闭经发生的原因
，
虽然多种多样

，

但总的来说不

外有余和不足两方面
。

虚者宜补
，
实者宜通

。

但症情

错综复杂
，

往往虚中夹实
，
实中有虚

，
因而虚不可纯

补
，
实不可专攻

，
必须权衡症情

，
分清主次

，

或补中

有通
，
或通中兼补

。

如曾治一少女叶某
，
闭 经 一年

余
。

十四岁月经初潮
，
经期一向错后

。

症见胸胁
、

乳

房及少腹胀疼
，
烦躁失眠

，

带下绵绵
、

色白质稀
，
胃

纳不振
，
脉沉细

。

证属肾气未充
、

肝郁血滞引起的闭

经
。

治用疏肝理气
，
通络 引降 之 法

。

处方
�

柴胡 �

克
，
当归 �克

，
白芍 �克

，
川苛 �克

，
积实 �克

，
香

附 �克
，
益母草 巧 克

，
牛膝 �克

，
川 朴 �克

，
合欢

花 �克
，
甘松 �克

。

三剂后诸症有所减轻
，
但月经未

来潮
，

脉虚细
，

苔薄白
。

继用养血疏肝
、

标本同治法
。

诸症消失
，

月经仍未来潮
，

舌脉如前
。

后改用补而通

之之法
。

于前方中加王不留行 �克
。

服药三剂
，

经水

来潮
。

遂养血调经以善其后
。

随访半年
，
经期正常

。

按
�

患者二七之年
，
经行错后

，

带下绵绵
，
色白

质稀
，
经闭年余不行

，
此肾气未充

，

经源不足之征
。

胸胁
、

乳房
、

少腹胀疼
，

烦躁不寐
，

此又为肝气郁结
，

相火内煽之变
。

治宜养血疏肝
，
标本同治

。

初诊时之

所以用疏肝理气
，
通络引降之法

，

意在
“
急则治其标

” 。

然本不治
，
则经源无由

，
肝郁诸症虽见减轻

，
依然经

闭不行
。

后以四物汤加味
，
补血疏肝并用

，
以补养为

主
，
惟通行之力不足

，
经水仍未来潮

。

再加入甘苦平

之王不留行
，
直达冲任二脉

，
血海充溢

，
胞脉畅通

，

则经水来潮
，

疗效巩固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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